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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功能，系统梳理国内外学界关于ChatGPT的研究文献，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发现研究的热点和重心集中在ChatGPT应用、风险规制、发展预测等方面，但在ChatGPT的主体界定、ChatGPT技术创新与政策规制的关系协调、ChatGPT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应用问题上存在不足。未来研究应把握规范引导向善发展的根本理念，在防范应用风险、重构人机关系、变革知识生产等方面重点发力，以推动ChatGPT朝着有利于促进人类幸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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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of ChatGPT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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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visual analysis function of Citespace softwa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ChatGPT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research, point out the direction.Finding that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ocuses on the concept application, risk regulation, development predic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ChatGPT. However, there are shortcomings in the subject definition of ChatGP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policy regulation of ChatGP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iversified research methods of ChatGPT. Future stud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and dialectical cognition of ChatGPT, build a collaborative regulatory system involving multiple parties, and accelerate the application innov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atGPT in a direction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human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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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22年11月美国Open AI公司研发的一款ChatGPT机器人，面世伊始便风靡全球，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ChatGPT以其强大的编辑创作能力、文本撰写能力和沟通互动能力等诸多“类人”能力快速占领市场，掀起了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但也带来了相应的法律风险、社会风险及伦理风险。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此高度关注，在短时间内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以“ChatGPT”为主题对学术文献进行检索与分析，选择了收录国内文献的权威数据库CNKI和收录全球学术信息的数据库Web of Science作为本文的数据源。CNKI选择北大核刊和CSSCI作为来源类别，截至2023年7月20日，共检索出404篇文献。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选择SCI-E和SSCI子集，文献类型为论文（article）和综述（review），截至2023年7月20日共检索出475篇相关论文。利用Citespace 6.1.R2软件的可视化分析功能，了解ChatGPT的研究热点，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势。
2  ChatGPT的研究概况
2.1  发文国家及作者分析
[bookmark: _Hlk141429618]关于ChatGPT的研究文献在2023年迎来爆发式增长，从发文量上来看，美国在ChatGPT相关方向的研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与其他国家之间拉开了较大的差距，中国、英国、印度、德国等国家紧随其后(见表1）。国外学者Klang、Eyal研究的重心为大型语言模型的应用与挑战；Gupta、Rohun更多关注ChatGPT的智慧应用；Wiwanitkit、 Viroj和Seth、 Ishith的研究重点是ChatGPT在医疗教学、辅助、整形等方面的重要作用；Ali、Mohammad Javed聚焦ChatGPT对学术研究带来的风险挑战；Camacho、Justin M关注ChatGPT当前所处的困境和限制。可见，国外学者更多关注ChatGPT现实层面的应用问题。国内学者主要是结合自身的专业背景考察ChatGPT研发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如喻国明关注ChatGPT对媒介传播生态带来的影响；吴海洋重点研究ChatGPT对生物医学工程和传染病防治带来的便捷；叶鹰、方兴东、王飞跃探讨了ChatGPT的智能应用，涉及到智能信息处理、智能传播、智能教育、智能汽车等领域。

表1  国内外ChatGPT研究发文量排名前10的国家和作者
	序号
	国家
	发文量 
	姓名
	发文量
	姓名
	发文量

	1
	美国
	164
	喻国明
	7
	Wang, Fei-Yue
	8

	2
	中国
	55
	叶鹰
	5
	Wu, Haiyang
	6

	3
	英国
	38
	饶高琦
	4
	Klang, Eyal
	5

	4
	印度
	34
	方兴东
	4
	Wiwanitkit, Viroj
	5

	5
	德国
	32
	张夏恒
	4
	Cheng, Kunming
	5

	6
	澳大利亚
	27
	钟祥铭
	4
	Ali, Mohammad Javed
	5

	7
	意大利
	21
	朱鸿军
	4
	Gupta, Rohun
	5

	8
	加拿大
	16
	丛立先
	3
	Seth, Ishith
	5

	9
	瑞士
	15
	王洪才
	3
	Kleebayoon, Amnuay
	5

	10
	西班牙
	13
	王迁
	3
	He, Yongbin
	5






2.2  关键词聚类分析及研究热点
利用Citespace 6.1.R2软件的可视化分析功能，对国内外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绘制出相关的研究热点图（见图1、图2）。国内研究热点集中在人工智能、人机交互、数字赋能、技术革命、教育变革、风险治理以及法律规制等方面。国外研究热点聚焦在大型语言模型、自然语言处理、高等教育和信息技术等方面。从研究热点的角度来看，国内外学者关于ChatGPT的研究方向存在较大的一致性。
[image: ]
图1 国内ChatGPT研究热点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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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国外ChatGPT研究热点分布情况
3  ChatGPT研究热点分析
目前关于ChatGPT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从发文数量来看，以ChatGPT为研究内容的国内文献相对较少，但呈急剧增长的态势，而国外关于ChatGPT的研究更加丰富，相关数据库中收录的文献数量高于国内；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外学者对ChatGPT的关注视角与国内学者基本一致，可以总结为ChatGPT应用、风险规制以及发展预测等几个方面；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学者多采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从人文社科的视角对ChatGPT的研发应用及发展前景做出学理性分析，而国外学界的研究更多采用实验和数据分析等定量研究的方法论证ChatGPT对各行业带来的影响。
3.1  ChatGPT的内涵界定
关于ChatGPT是什么这一问题，学术界主要从技术层面和意识层面两方面展开讨论。
从技术层面来看，学者们基本上形成了统一的认识。钱立等从本质、关键基础、核心技术以及主要特点等方面对ChatGPT做出了整体的概括，认为其本质是AIGC（人工智能内容生产）[1]，能够通过学习人类的语言和知识，具备智能创作的能力，并且自动生成特定的内容。2023年4月11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指基于算法、模型、规则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内容的技术。”[2]这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做出了明确的界定。邱泽奇从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出发，认为ChatGPT在分类上虽然略强于专用人工智能但没有满足通用人工智能的基本标准，因此还处于弱人工智能的阶段，属于AIGC的一个子类[3]。赵朝阳等人从模型建构的角度主张ChatGPT是在GPT系列模型的基础上，以生成式的方法，在庞大的数据基础上通过无监督的方式训练的生成式大型语言模型[4]。国外学者同样从技术维度出发对ChatGPT进行了相关的界定，Fergus、Suzanne等人主张ChatGPT是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形成会话交互以提示用户[5]；Luisa Mich、Roberto Garigliano等人提出ChatGPT是一个会话系统，本质是模仿特定领域对话的人工智能，它的功能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聊天机器人[6]；Tabata、Hitoshi等人从语料来源的角度出发，认为ChatGPT主要侧重于学习文本语义，而不是学习复杂的数据结构并进行实时数据分析[7]。综合学者们多方的观点，从技术层面出发，可以认为ChatGPT是一种基于强大的算法算力以及庞大的语料库，经过复杂的训练后成为生成式大型语言模型。
从意识层面出发，学术界针对ChatGPT是否是法律主体、是否享有法律地位及其生成的内容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且形成了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两大派别。技术乐观主义者对人工智能是否享有法律主体地位持积极态度，如范进学提出面对未来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趋势，我们必须挣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禁锢，认真对待人工智能的法律拟制问题，赋予一定范围的法律主体资格[8]；还有学者认为，若没有明确约定，将著作权人定为人工智能系统使用者相对合理[9]。但同时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ChatGPT不具有法律主体地位，其生成的内容是现有内容的复制重组甚至是剽窃。张学博主张生成式AI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自由意志，没有作为理性主体的基础，不符合以人为主体的法律规范的设定前提，因此不能将其作为法律主体对待[10]；王迁提出ChatGPT的本质是“智能搜索引擎+智能文本分析器+智能洗稿器”，其自主生成的内容不属于人的作品，不应该受到著作权法的激励与保护[11]；张生等人同样认为生成式AI是具有创造性的，但从本质上看，它的创作只是对其学习素材的重新组合[12]。国外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ChatGPT界定为一种辅助研究的工具。Deel G等人不相信人工智能是有意识或是有感情的[13]；Sedaghat S等人主张目前尚不清楚ChatGPT如何处理有害内容和错误信息，专业使用ChatGPT进行学术写作的作者应该谨慎[14]；H Holden Thorp等人提出ChatGPT只是人们提出假设、设计实验和理解结果的工具，并不能将其视为作者[15]；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则直接称ChatGPT为高级剽窃的工具[16]。总而言之，目前针对人工智能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法律层面展开，但由于国际法律法规与通行准则缺位、技术更新迭代频繁，这一问题尚无定论[17]。
3.2  ChatGPT的应用研究
国内学界形成了一系列ChatGPT+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新闻传播、教育、医疗和金融等领域，探讨了AIGC这一类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行业发展带来的变革性挑战，并进一步思考如何将ChatGPT合理合法合规地应用到行业的发展中。
在新闻传播领域，喻国明认为ChatGPT促成了新闻传播领域的生态级变局，具体表现为传播权力下沉，传媒业从传统密集型产业转型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等[18]；刘旸、喻国明认为ChatGPT可以在舆论分析、信息过滤、风险研判等方面为政府、企业等各类主体的舆论治理提供支持，这将对新闻传播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实践产生长远影响[19]；曾晓探讨了AIGC模式下新闻内容生产的风险挑战，如新闻的真实性、创造力、价值观都受到冲击，因此呼吁行业监管部门出台相应的监管机制以及强化行业内部伦理规范[20]。
在教育领域，邱燕楠、李政涛论述了ChatGPT在教育影响、教育思维和教育应用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并从教育主管部门、教师、学生三个主体出发阐述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教育的深度融合[21]；杨欣认为有必要批判性地检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转型，而不是盲目地接受与欣赏这场关乎效能革命的科技盛宴[22]。Daniel R. Fesenmaier等人探讨了技术与教育的复杂关系，提出应禁止或至少限制人工智能的使用，呼吁构建真正的人工智能系统[23]；而Mostafizer Rahman等人认为ChatGPT为学生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个性化反馈、交互式对话、课程准备、评估以及教授复杂概念的新方法[24]。
在医疗领域，学者们认为ChatGPT今后无论如何发展，仍难取代医生临床诊疗的角色，而只是更好地辅助临床医疗实践，并且期待人工智能进一步与医疗保健行业进行深度的融合发展。Matthew DByr对ChatGPT的发展持有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主张ChatGPT可以用于患者沟通、教育以及作为收集患者数据的手段[25]；Isabel Park、Amnuay Kleebayoon、Richard C Armitage、Amos Grünebaum等学者分别重点研究了ChatGPT在临床耳鼻喉科、肿瘤学研究、医学教育、妇产科等细分领域的潜在影响力。
在金融领域，邱冬阳等人分析了ChatGPT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整理和分析等能力给金融行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进一步提出ChatGPT与金融结合的具体路径[26]；孙越在财经新闻的报道中提到“人的正确科学的投资理念+AI的效率提升是可以战胜市场的。”[27]
在消费领域，Justin Paul认为ChatGPT可以通过洞察消费者行为，帮助商家改进营销策略、增强消费者参与度、优化客户服务以及提供社交互动和个性化购物[28]。陈永伟主张生成式AI在消费端的应用场景包括便捷交互、内容生产、简化操作，这些应用对消费品的数量质量以及多样性会产生显著影响[29]。
通过对ChatGPT应用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均结合自身所处的领域范围与专业特色，深入分析了ChatGPT在该领域的应用及其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并给出与之相关的治理建议。整体看来，学者们对ChatGPT的进一步应用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期待着创新型技术推动行业的创新型变革。可以预测未来ChatGPT将更加融入到各行各业的发展中，在医疗、教育、卫生、金融、交通等领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精准解决行业痛点，并逐步实现与智能终端的融合，实现大规模落地应用。
3.3  ChatGPT的风险分析
技术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生产力、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冲击着固有的社会治理模式。通过梳理国内外学界相关文献，可以将ChatGPT的风险分析归纳为法律风险、社会风险以及伦理风险。
第一，聚焦法律风险。张夏恒提出ChatGPT的研发会引发著作权、知识产权侵权以及数据泄露等法律风险[30]；罗艺认为ChatGPT学习和训练数据主要来源于英语语料库，这些都建立在西方意识形态之上，因此在具体应用时可能会受到西方价值的影响，并且形成一定的算法歧视[31]；郑世林主张ChatGPT在与海量用户进行数据交互的过程中，会极大加快信息传播效率，而其中无法排除具有偏见性、误导性的信息，从而容易形成认知污染[32]；Justin Paul等人表示ChatGPT潜在的风险包括生成错误信息、侵犯消费者隐私、对消费者福祉产生担忧和偏见等[28]。
第二，聚焦社会风险。赵精武等人认为，ChatGPT能够通过取代人类完成部分重复性、模块化的工作任务，进而对社会人力资源分配和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直接影响[33]；蒲清平通过分析ChatGPT的内涵机理与特征，提出ChatGPT可能通过锐化部分既存的社会问题，弱化社会的稳定性，挤压就业空间，酝酿极端事件[34]；王延川认为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引发意识形态撕裂风险、意识形态操纵风险、意识形态解构风险[35]。Mostafizer Rahman等人认为ChatGPT会对传统的教育研究系统构成威胁，例如生成难以评估的类人文本、导致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下降[24]。
第三，聚焦伦理风险。张华平使用9个数据集在4个任务上测评ChatGPT的中文性能，分析ChatGPT所产生的信息安全风险、伦理风险以及使用风险[36]；张夏恒认为ChatGPT在科研领域、商业领域、安全领域和国际政治领域都会引发相应伦理问题上的争议[30]；Ridwan Islam Sifat提出ChatGPT提高了对决策透明度的担心，引发了重大的伦理问题，如果接收的数据有限，可能对生成的内容形成阻碍[37]。
综上，ChatGPT可能引发知识产权争议、数据泄露、算法偏见与算法歧视等一系列法律风险；引发失业、社会传播风险、意识形态安全等一系列社会风险；引发学术造假、考试作弊、商业泄密、版权争议等一系列伦理风险。因此，针对以上提及的由ChatGPT引发的种种风险，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予以规制，使其更好嵌入社会运转系统。
3.4  ChatGPT的规制研究
国内学界对于如何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究可以从规制理论，规制原则和规制政策三方面进行梳理。第一，聚焦规制理论。极具代表性的有阶段性规制理论、敏捷治理理论和元规制理论。谢永江等人认为阶段性规制理论在不影响技术创新发展的同时，应根据技术发展不同阶段的特征，审时度势地确立相应的法律回应方式[38]；刘艳红主张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准备阶段、运算阶段和生成阶段分别构建不同的监管体系[39]。而毕文轩认为保持创新与促进监管统一的敏捷型治理模式应当成为相关决策者的首选，并提出通过监管沙盒实现敏捷型治理[40]；于文轩主张通过“敏捷治理”引导人工智能价值偏好，建立反馈机制，搭建协作平台[41]。龙柯宇提出有必要以一定的伦理规范为标准，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背后的算法进行“元规制”，从而实现算法正义[42]。 第二，聚焦规制原则。张学博和毕文轩都关注到美国和欧洲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制原则，张学博认为美国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兼顾数据保护，欧盟在保护的基础上关注AI发展；毕文轩提出美国主张审慎监管以促进产业创新，欧盟则是先规范后发展，稳步推动监管。可以窥见，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制，欧洲相比美国采取更加保守的态度，国外对人工智能的规制原则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第三，聚焦规制政策。我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相继于2021年、2022年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针对算法领域的监督管理规定。2023年7月出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主要从技术发展与治理、服务规范、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三大方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和风险防范做出了相关的规定。学者们则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提出了具体的规制措施，如陈永伟从产业政策、就业保障政策、法律法规建设三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规制措施[29]，其他学者从用户层面、数据层面、技术层面、应用层面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规制。
国外针对人工智能的规制政策随着技术的升级迭代相继出台，如欧盟高票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进一步明确了高风险人工智能的场景，包括禁止在生物识别监控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以及明确了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透明度披露等问题。欧洲议会通过的《关于教育、文化和视听部门的人工智能》的决议中针对人工智能在教育、文化和视听部门中的应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提出AI及其相关技术的方法必须以人为本，以人权和道德为基础，使AI真正成为服务于人民普遍利益的工具，并就算法偏见、版权争议等通用性问题提出要提高算法的透明度以及制定相关问责制。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该蓝图明确以公平的方式建立安全的系统、避免算法歧视、保护数据隐私等原则，目的在于鼓励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保障公民的权利。
总而言之，对于ChatGPT的治理与规制需要从理论、原则、政策三个方面分别把握，根据新兴技术发展的阶段选择适用的规制理论，根据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的互动关系把握正确的规制原则，根据新兴技术的实际应用情况制定相应的规制政策，以此达到在合理的风险范围内充分享受技术发展红利的目标。
3.5  ChatGPT的未来发展预测研究
众多学者从人机交流的视角预测ChatGPT的发展趋势，彭兰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ChatGPT等实体/非实体的机器人将全面进入人类生活[43]；张夏恒提出这些不断演化的技术不仅会成为社会信息的重要生产者，而且会驱动人机互动、人机共同决策成为未来的主流，使社会组织形态从传统的人际结合转向人机结合，并认为ChatGPT将会带来更多的类人化、拟人化与智人化的替代物[44]；王建磊对于ChatGPT的发展趋势也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提出它将会从文本人工智能转向多模态人工智能，会克服人工智能的通用风险如虚假信息传播、版权争议等，未来有可能强大到改变世界的信息化格局，从主客二分发展到人机共在[45]；张华平从模型建构的角度提出中国的科技领域需要构建自己的模型以满足中国自身的需求，例如现代汉语、古文、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多语言模型，打破人们之间交流的语言壁垒[36]。可见，学者们以较为理性谨慎的态度看待ChatGPT的发展并积极地思考如何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正确的轨道上助力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的幸福。
针对ChatGPT能否进一步加以开发和利用，国外学界形成了不同的意见。部分学者看好其发展前景，Yang Ye等人通过一项实验对ChatGPT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他们认为将ChatGPT集成到机器人中可以显著提高对人机协作的信任，有助于构建更自然、更直观的人机交互，这项研究的结果对开发可信赖的人机协作系统具有重要意义[46]。但也有部分学者对其发展前景表示担忧，Michael Gottlieb等人认为对话式人工智能不符合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的标准，因为它不能对工作负责[47]；Ray, Partha Pratim等人探讨了ChatGPT对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的颠覆性和有争议的影响，提出需要就人工智能技术在生物医学工程中的负责任整合展开进一步研究[48]。
总而言之，国内外学者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其明显的优点和缺点，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ChatGPT与人们的生活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科学界有责任明确如何更好地将ChatGPT融入具体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研发新技术来监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过程，同时政府部门需要制定全面的、符合技术发展趋势的指导方针，制定科学的问责制度和监督制度来引领ChatGPT的良性发展。
4  研究存在的不足
如前所述，ChatGPT的研发创新、应用前景、伦理道德和法律规制等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推动了人们对ChatGPT认知的深入。但是，也存在以下不足：
4.1  ChatGPT的主体界定问题
在技术层面，许多学者从专业的角度对ChatGPT的模型建构、算法原理、运行规则和生成逻辑做出了详尽的阐述，但从意识哲学角度，针对ChatGPT的主体界定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对ChatGPT究竟是否具有法律地位及其生成的内容是否具有著作权等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这一困境背后折射的根本问题是技术与人的互动关系，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阐释相对缺乏理论深度。在传统视角下，人与技术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技术的发明是服务于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决定了技术只能成为人的附庸。但随着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技术在人类世界中的价值逐渐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和技术将不再是主客关系，而应是人和技术达到适配的融合，实现人机交流、人机共在。因此，应当深度考察ChatGPT与人的关系，重视ChatGPT的作用与价值，在法律层面给出明确的界定。
4.2  ChatGPT技术创新与政策规制的关系协调问题
新兴技术的发明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为社会治理带来挑战，这就需要协调处理好技术创新与政策规制之间的关系。当前学界从规制理论、规制原则以及规制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梳理。技术乐观主义者更加关注ChatGPT对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产生的积极影响，因此他们认为要鼓励技术的创新并加以适当的监管，不应该采取专门立法的形式将技术创新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技术悲观主义者更加关注ChatGPT带来的虚假信息传播、算法歧视、知识产权争议等风险，因此他们主张应当制定专门的法律对ChatGPT进行限制，并出台相应的监管机制与问责机制。这两种主张都从经验主义出发，忽视了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应用层面的个性化特征，不能实现对ChatGPT灵活弹性的治理。
4.3  ChatGPT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应用问题
由于我国尚未实现ChatGPT的大规模应用，因此国内学界的研究偏向对已有文本的分析，展开理论研究和探讨，较少采用科学的定量研究的方法对ChatGPT的实际应用效果做出分析与评价。而在国外，ChatGPT的使用范围更广，因此国外学者更倾向以实验测试的定量分析法对ChatGPT做出评估，以此来判断其具体的应用价值及潜在风险。如Ridwan Islam Sifat通过对ChatGPT进行各种主题的测试，了解ChatGPT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卫生政策分析[36]；Yunqi Li等人以公平性评估的定量分析法评估了ChatGPT在教育、犯罪学、金融和医疗保健等重要领域的表现。
5  ChatGPT研究趋势分析
随着ChatGPT的进一步优化和推广，学界应在拓宽理论视野和完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通过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间的交叉融合，进一步聚焦ChatGPT应用风险防范、人机关系重构和知识生产变革等议题。
5.1  防范应用风险
ChatGPT在技术升级与应用过程中会产生不同形态的风险，如算法歧视、决策不透明、侵害公民隐私权等。这些应用风险有碍社会的稳定和谐，限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构建风险防范体系至关重要。未来ChatGPT应用风险防范应从以下两方面展开进一步研究：一是技术防范，在技术设计中融入前瞻性道德责任与义务，设计“有道德”的AI，增强ChatGPT算法、代码的透明性和可读性，以便加强对技术的监管。二是制度防范，切实做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推行问责制，构建政府、企业、高校、社会团体和公民等多方参与的协同监管体系，持续推动监管流程和监管政策创新，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就业促进等领域建立风险防范和应对机制，呼吁在算法的开发和使用中提高透明度，持续提高对数据质量的要求，加强数据的可追溯性、准确性和稳健性。
5.2  重构人机关系
目前，ChatGPT的数据规模、运算效率还在不断地完善和进步，因惧怕ChatGPT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就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显然是不合理的。ChatGPT与人类社会是共同发展、相辅相成的，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只是基于人类社会的存在而存在，它所用于训练的语料库、算法、算力等基本要素都是来自于人类社会，二者相伴相生。未来ChatGPT的应用将与人类生产生活深度融合，这一过程将不断解构传统的人机关系，也深度改变着人际关系。因此，首先要求专家学者们与政策制定部门进行深度的成果共享，贯彻“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以人权和道德为基础，以增进人类福祉为终极目标，减轻ChatGPT对人类基本权利和安全构成的风险，确保其以尊重人民权利的方式发展。其次，要加强关于人机关系的理论研究，丰富相关的理论基础，为探索新型的人机关系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明确ChatGPT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处理好ChatGPT与人的关系。综上，重塑人机关系，构建和谐的人机关系应是未来解决ChatGPT技术与伦理双向发展问题的重要思路。
5.3  变革知识生产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不断创新使其加速嵌入社会的运转系统中，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产业格局迎来了新一轮洗牌，而ChatGPT的出现必将掀起一场新的知识革命。一是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化。从以人为单一主体转向人机合作，ChatGPT未来将成为人类在学习中的“辅脑”，人机协同所构建的知识网络平台将吸引更多普通大众参与到知识生产中。二是知识生产方式不断拓展。从传统的经验提炼与总结，到如今基于数据逻辑的知识生产方式，重塑了人们对知识生产的理解。三是知识呈现方式的更新。过去主要是以书籍文字等实体媒介进行记载和传播，如今ChatGPT的参与使得知识呈现出数字化、虚拟化、流动化的特质，并极大丰富了社会知识的总供给。因此，企业和高校等具备知识生产力的机构需要探索将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知识生产的路径，加速应用落地，提升用户的体验感和便捷度，增强人机交互便利性。公民则需要不断提升个人素养，敢于拥抱新兴技术，广泛学习数字技能。
总而言之，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创新，我们需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和审慎监管的政策为ChatGPT构筑安全轨道，使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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